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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有 去过美 国 的夏
威夷 ，然而她的美丽早把
人的魂儿都勾 引 到那里 去
了。但是你到过我国 南方
的北部湾吗 ？你到过那里
的北海吗 ？有一位很权威
的人物就说过 ，北海 的北
部湾 简 直 是 中 国 的 夏 威
夷，她比夏威夷还漂亮呢 ！
这话我确凿地曾 几次见 于
报端 ，也听人们这样传说
过。

壬申 七 月 ，我怀着丝
丝窃喜 ，终于有幸千 里迢
迢地去那里混玩了二天 。
权威人士 的话果然皮实 ，
那城市的 南 国特色 ，那里
的树和风 ，那蓝色的长长
的海湾和柔软得象一张 巨
大无 比 的 席 梦 思 床 的 沙
滩。

我和彭部长是下午抵
达的 。部长说咱们随便一
点吧 。我想是的 ，因为这
一段是不能按公差 算的 。
我们在南宁开会 ，抽空 到
这里观光一下 。于是我们
就下榻在北海 市海滨路一
家比较低档的旅馆 。但是
也还安逸 ，上下楼有 电梯 ，
三人间 的房子 里都配有彩
电沙发 ，很可 以 的 。我们

住了进去 ，房间 里 已有一位 ，
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 。他 自 我
介绍是南方公司 来这里做房地
产生意的 ，他的头儿昨天 飞长
沙了 ，有一 门 活儿 ，资金较紧 ，
但前景乐观 。他的样子很美气 。
接着服务 员小姐送来了开水 ，
她微笑得甜甜 的 ，还善解人意
地关照说 ：你们明儿要是去海
滩玩 ，咱给你们做导游吧 。我
们说那好啊 ，但小伙子却一旁
拽了我一下 ，等服务 员转身 出
去，他眨着眼睛说 ，每人收小
费五元 。啧 ！这也是把生意做
活么 。我和彭部长都咋 了一下
嘴，相视而笑 ，谁叫 我们是老
外呢 ！

我们稍事安顿 ，先就急着
上大街溜步看市容 ，那小伙却
上了 中 巴忙他的事去 了 。嗬 ，
这北海市真是气派 ，真是漂亮 。
新的更具规模 的 高楼大厦正是
一幢幢一片片地崛起 ，必欲 与
才刚建三两年很现代化的楼群
攀比 。那些耀眼的 中 外合资大
面积开化的雄姿 ，那些轰隆隆
的掘土机 ，那些 高 高 的大 吊 车 ，
那气势 ，那惊人的速度和高度 ，
直是叫 人大开眼界 。我们在街
上遛达 ，还感到街道也是那么
的宽坦平 直 ，那么的清新整洁 。
全没有某些大城市的拥挤 、嘈
杂和脏乱 。街两边的树非常粗
壮，浓荫如盖 。特别是其 中有
许多 我们这些外地人都叫不 出
名，后来才打听叫 “老榕”的
古木 ，那庞大的树墩盘根错节 ，
它们从枝干 上就长 出 一把把长
长的 胡 须 ，一 直 垂 到 地面 ，真
如一尊尊老人 ，显得年代十分
久远 ，古香古色 。相传这北海
的老城 ，始建于唐代贞观年 间 ，

历来为我国 南部沿海 的重镇 ，
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 国 的边疆
海域 ，曾在此演绎过许多 惊天
地泣鬼神的故事 。

一忽 儿 ，夜 幕 降 临 ，街
灯闪 烁 ，树 影 婆 娑 ，微 风 习
习。彭 部长 说 ，这是海 风呢 ！

“ 啊 ，海 风 呢 ！”我 跟 着 叫
了一 声 。立 地 我 似 有 一 种 透
彻心 脾 的 爽 快 。怪 道 呢 。刚
刚还 觉 得 住 在 南 宁 带 来 的 浑
身燥 热 ，怎 的 一 下 子 就荡 然
无存 了 呢 。

整座城似乎全没有倦意 ，
转瞬间 ，红绿兰霓虹灯把她装
扮得愈发端庄漂亮 ，显得珠光
宝气 ，象一位艳丽的少妇 ，非
常诱人 。我们回 到旅社的 阳台
上眺望 ，观赏着那五彩缤纷 的
奇丽的夜景 ，扣着人们忙着第
三产业 的欢腾的声浪 ，就如 同
置身于一座有镭射灯 光音响效
果的 巨大的舞厅 ，又象进入了
瑰丽无比的天宫 ，真是天上人
间。

第二天一早 ，我们就迫不
及待地要去那早使人砰然心动
的“北海银滩”。我生平没见
过大海 ，那神奇的大海是一种
怎样 的诱惑啊 ！可服务小姐这
会儿却劝慰我们说 ：你们用不
着那 般 急 切 呢 ，从 此 地 到 海
滨乘 小 三 轮 只 消 十 分 钟 的 光
景，走 路 也 不 过 二 十 分 钟 。
去得 早 了 ，海 水 凉 凉 的 ，我
听说 你们 北 方 人 是 最 怕 冷 的
啦。说 着 她俏 皮 地格格 笑 了 ，
同时就抓紧忙她的收拾房 间走
廊的活计 。

我们 听 从 了 服 务 员 的 劝
告，同 时等她搞完了卫生工作 。
俟到九点钟 ，我们才随她雀跃

着到 了 那 波 光 闪 耀 的 十 里 银
滩。哈 ！这 里 已 是人头攒动 ，
海面 上 也 早 浮 起 了 早 浴健 儿
的英 姿 。海 天 晴 郎 万 里 ，碧
波轻 轻 ，沙 滩 柔 柔 。沙 滩 上
撑起 了 象 万 国 旗 一 般 的 朵 朵
凉蓬 。

一错眼 ，竟不知 导游小姐
从什么地方 已经换上了泳装 。
哇！好漂亮罗 ，新潮得简 直是
三点式的 比基尼 ，她的 身材简
直象一个 “模特”，使人都不
敢正视 。她却毫无所谓地大方
地还帮我们租来了 “气垫船”，
好象 她 已 摸 清 了 我们 中 必有

“ 旱鸭子 ”的 。她说你俩到那
边去买 了旅游裤换上 ，活动活
动，自 个儿下海 吧 。

我好激动 ，又好感激 。我
一个 来 自 黄 土 高 坡 的 西 北 汉
子，今天终于要扑向大海 ，拥
有大海 了 。就在那一倾刻 ，在
众多 的几乎是赤条着 身子 的 男
人女人们 ，老人小孩子们 ，以
及不 同肤色的人们 中 ，我也居
然没有了丝毫的赧颜 ，毅然地
奔向 了大海 的怀抱 。

这会儿 ，彭部长也急忙地
蹒跚着 下海 了 。他果然不识水
性。导游小姐帮她扶住气垫船 ，
在浅水处尽量地扑腾 。此刻 ，
我凫着水 ，有一种从没有过的
新鲜和 自 由 舒畅感 。

啊，迷人的北部湾 ，怎也
不忍离去 的那多情的海滨之都
——北海 ！归去时 ，我和彭部
长都特地采购了 许多海鲜 ，许
多奇异的珍珠贝壳 ，许多甜蜜
的广西特有 的鲜荔 。我们要捎
给自 己亲朋和家 乡 的父老 ，让
他们也闻到大海 的气息 ，品尝
到大海 的滋味 。

论美国 市长评宴
（ 商洛 ）　屈超耘

一年 以 前 ，美 国 加 州 喜 瑞 图 市 市 长 、美 籍 华 人黄 锦 波 到 中 国
访问 。他 来 到 开 埠270余 年 的 黑 龙 江 省 呼 兰 县 ，县 长 特 为 客 人举
行了 一 次 “乡 土 宴”。先 端 上 来 县 里 自 己 生 产 的 青 炖 大 鲤 里 ，再 次
是酸 菜 粉 、绿 豆 芽 等 。料 想 不 到 的 是 ，客 人吃 得 香 不 绝 口 ，还 在 吃
后发 表 了 热 情 的 宴 评 。他说 ：“这次 宴 会 ，是 我 跨进 国 门 后 最 好 的
一次 宴 席 。在 美 国 ，就 是 百 万 富 翁 ，也 舍 不 得把钱花 在 大 吃 大 喝
上，只 不 过 餐 具 装 璜讲 究 。说 实 在 的 ，我 回 到 国 内 ，最 怕 的 就
是过 酒 宴 关 ，钱财 、时 间 都 让 酒 菜 占 去 ，浪 费 实 在 太 大 了 。”

外国 市 长 对 中 国 “乡 土 宴 ”的 评 论 ，实 在 是 太精 辟 、太 令人深
思了 。他 既 对花钱 少 又 显 得 亲 切 的 “乡 土 宴”，给 予 了 很 高 的 肯定
和评价 同 时 对 中 国 的 耍排 场 、摆 阔 气 ，又 作 了 一 针 见 血 的 批评 。

众所 周 知 ，我 们 中 国 历 来 是
讲究 艰 苦 ，朴 素 ，勤检 办 一 切 事
业的 ，待 客 也 不 例 外 ，贵 客 到 了 ，
敬酒 三 盅 ，就算 是 上 乘 的 招 待 。

谁知这些 年 来 ，一 些 地 方 ，一 些
单位 的 头 头 脑 脑 ，忘 了 几 千 年 的

古训 ，兴 起 了 摆 宴 的 奢 侈 风 。有 朋 自 远 方 来 特 别 是 自 外 国 来 ，
主人就 非 想 摆 一 摆谱 不 可 ，酒 非 茅 台 不足 以 夸 富 ，菜 非 甲 鱼 不
足以 尽情 。一 席 酒 饭 ，少 则 三 百 五 百 ，多 至 三 千 两 千 。好 在 这
些钱都 是 公 家 出 ，他 是 不 出 一 个 子 儿 的 。

退一 步 讲 ，如 果 说花 的 钱 多 ，能 确 实 使 得 客 人吃 得 满 意 ，
那还算 是 “社会效 益 良 好”。可 遗憾 的 是 ，那 些被 请 者 ，却 并
不买 这个 “帐”。不 会 喝 酒 的 ，硬 叫 人喝 ；能 喝 一 丁 点 ，硬 要
把你 灌 个 “天 昏 地 暗”。使 一 个 本 来 好 端 端 的 宴 会 ，无 可 奈何
地走 向 反 面 ，成 了 客 人难过 的 一 个 关 口 。尽 管 他们 嘴上 说 ，　“谢
谢你们 的 深 情 厚谊”，而 心 里 却 在 说 ：　“这 样 强 人所 难 ，太 没
礼貌 了 。”呜 呼 ，哀 哉 ！

问题 还 不 止 于 此 。不 管 是 内 宾 还 是 外 宾 ，客 人 来 到 一 个新

地方 ，目 的 是 要 办 事 ，或 留 学 取经 ，或
考察项 目 ，或 参 加 游 览 。跑 了 那 么 多 的
路，费 了 那 么 多 的 神 ，谁 愿 意把时 间 花
在宴 会上 ？而 我们 一 些 东 道 主 ，就是 不
懂这 个礼 儿 ，通 常 一 个宴 会 ，自 少 都 得
三两 个钟 头 ，客 人 坐 在 席 上 ，如 坐 针毡 ，
又不 好意 思 走 开 ，只 好“顾 左 右 而 言 它”。
而主 人 则 反之 ，仿佛 觉 得 坐 的 时 间 越长 ，
越是 对 客 人 的 尊 敬 。反 差 如此之 大 ，弄
得一 些 洋 人 只 好 “罢 宴”，到 头 来 落 个
脸儿 红 。怎 么 说呢？又 是 一 个呜 呼哀 哉 ！

人都 有 本 能 的 希 图 新鲜 的 愿
望，洋 人亦 不 例 外 。呼 兰 县 长 为
美国 市 长 摆 “乡 土 宴”，算 是摸
透了 客 人 的 心 。上 的 是 当 地土特
产品 ，对 方 本 来 就 感 到 新鲜 。及
至吃 了 普 通 的 家 常 饭 ，由 新鲜 感

上升 到 宴 会 的 亲 戚味 儿 ，自 然 是 一 百 个满 意 。相 反 ，你认 为 上
的菜 值钱 已很 可 观 了 ，可 人 家 早 都把你花这 几 个钱 不 当 一 回 事 。
况且 ，上 的 菜 都 是 一 律化 的 高 档 ，吃 一 个还 可 ，多 了 就早 把客
人弄腻味 了 。呼 兰 县 的 县 长 所 摆 的 “乡 土 宴 ”受 到 客 人欢迎 ，
说明 这位县 长 是 颇 为 精通 生 活 哲 学 的 。

美国 市 长 评 宴 ，给好 客 的 中 国 人上 了 一 个大 课 。有 识之 士 ，
从中 明 白 了 道 理 ，少 花钱 多 办 事 办 好事 ，事 半功倍 。然 而 ，也
有那 些 患 宴 请 病 很深 的 人士 ，闭 目 塞 听 ，仍 然 搞 “天 不 变 道 亦
不变 ”的 我 行 我 素 。这 么 来 ，尽 管 “评宴”之 事 已 过 一 年之 多 ，
却仍 然 有 重 提之必要 ；不 但有 必要 重 提 ，还 有 必要对此作一 评
论。于 是 ，不 侫 甘 愿 挨 高 级 宴请 家之 骂 ，忙 里偷 闲 写 了 这 篇 歪
文。是 否 有 当 ，当 请 高 明 者 详 察 。

漫画画我 （ 小 说 ）

王　炬

多年来喜好漫画 ，也发表
过。于是 ，便想让 自 己 的小子
也学漫画 。我不常 回家 ，每次
回去总要把十 四 岁 的老大数说
一番 ：什么画漫画好 ，对看不
过眼的事就可以画 ；什么还能
发表 ，印在报刊上 ，人们看了
都会笑 ，等 等 。十二 岁 的老二 ，
一旁静听 。

可他们 难 得 画 个 一 张 半
张。

今早醒来 ，忆起夜里恼人
的梦 ：

老大不听话 ，叫画总不画 ，
又去 门外捉蛐蛐 ，命老二把他
叫回来 ，一进 门按倒就打屁股 ，
一下又一下 ，下手狠 ，快挨上
皮肉时却没一丝丝劲 ，边打边
嚷：叫你画漫画 ，你就是不画
漫画 ！叫你画漫画 ，你就是不
画漫画……他翻身爬起钻进 里

屋去就是不 出 来 。
一会 ，捧着一摞刚画好 的 ，

粗气呼呼 ，今 日 老大是横下心
豁出来 了 。我一把接住一张张
看，每张画得都有鼻有眼 ，还
都像我 ：画我蛮不讲理 ；画我
压制人才 ；画我喝醉酒打他妈 ；
画我拿茅台酒拍领导马屁 ；画

我好拿公款买鱼吃……他把我
画得像极了 。我抬头一看他 ，
好个怒 目 金刚式 ，我倒笑了 一
—你小子可总算画了 。

醒来一想 ，总不是味 ，怎
么竟敢讽刺到老子我的头上 ，
胆子不小 ！真想马上 回去找他
算帐 ，却细一想 ，这只不过是
我梦里 的事 ，他哪里会知道呢 。
何况我既不吃鱼 ，也从未买过
茅台酒 ，自 然也没打过他妈 。

现在他都二十多 了 ，还是
不爱画漫画 。

招

魂丹
影

招魂是商洛 山 中 的一种风
俗，碎娃们有个头疼脑热 ，他
的母亲必要为他招魂 。

我自 小瘦弱 多病 ，隔三岔
五地 出毛病 ，不是头疼便是脑
热，或遇上个其他什么 的 ，母
亲都要给我招魂 ，以求得逢 凶
化吉 ，茁壮成长 。

记得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
暴中 ，父亲被打为走资派而隔
离审查 ，我便成了狗 嵬子 。一
天，我从一丈多 高 的台阶上摔
了下来 ，头被碰成重伤 ，鲜血
红了胸前 的衣服 ，母亲 听说村
赤脚 医生要去邻村治病 ，正好
经过这里 ，母亲便抱着我早早
地来到村前的三岔路 口 等候 ，
可等 着 后 母 亲 好 话 说 了 几 担
子，那医生就是不肯给包扎 ，
说是要工作组答话才行 ，母亲
无奈便跪在他面前求情 ，那医
生还是绕道走开 了 ，母亲跪在
那里对着 刚露 出 山 垭的 月 亮 ，
哭天天不应 ，叫 地地不灵 ，我
被吓得抱紧母亲 的脖子也大声
哭着 ，她怕我被吓着 ，便不再
哭了 ，而大声给我叫 着 “我娃
崾没吓着 ，吓狗没吓我娃着”。
明晃晃的 月 亮下 ，母亲 的叫 声

在四 山 回 荡 ，可 回 答她的 只有
那山 野 中 的 风声 。

我九 岁 那年夏季 的一天 ，
在放学 回家 的路上 ，两条大花
蛇缠在一块 ，正好堵住了 回家
的路 口 ，我差 点踩在蛇身上 ，
吓得我哭 回 了家 ，一连 几天心
里仍在害怕 ，晚上睡觉常被惊
醒，时 间 一 长 便成 了 一 种病 。
母亲 说 人 有 七 魂 六 魄 ，缺 一
不可 ，我 的 魂 被 吓 跑 了 要 给
我招 魂 ，便 和 外 婆 一 起 ，利
用吃 中 午 饭 的 时 候 ，给 我 煮
了个 鸡 蛋 拿 在 手 中 ，他 在 门
上挂 了 个 笸 ，一 手 拿 勺 一 手
拿了 另 一 个 鸡 蛋 ，对 着 门 外
大声 地 叫 着 ：

“ 笸笸隔 山 照 ，隔河隔岭
都叫 到 ，我娃 要 回来吃饭！”

“ 回来了 ！回 来 了！”外
婆在屋 内答 ，我在炕上吃着 鸡
蛋，没等她们叫完 ，我的鸡蛋
早已下 了肚 ，等 母亲 来看鸡蛋
皮上有没有显应时 ，我已将蛋
皮扔 向 了窗外 ，搞得母亲哭笑
不得 。

每个人在母亲面 前 ，不管
年龄大小 ，都是孩 子 。我从小
学到 中学 ，直到我参加 了 工作 ，

母亲还在操心着我 。每次回家 ，
她都要和我睡在一块 ，给我说
这说那 ，直到我进入梦 乡 。每
次我返 回 单位 ，她都要把我送
到村前 的大路上 ，反复地叮咛
我好好工作 ，要吃好吃饱 ，啥
时看不见影子 才算做罢 ，真是
儿行千 里母担忧 。

对于 乡 下的招魂 ，并没有
什么科学根据 ，只不过是民间
的一种风俗 ，但几十年来 ，我
对母亲 的每次招魄深信不疑 ，
母叫 一声惊天动地 。

两年 前我去外地出 差 ，遭
到小偷 的拦路抢劫 ，回家后 ，
母亲 说我脸色不好 ，我便如实
相告 ，她听后 说 ，你在外担惊
受怕 ，魂被吓跑 ，赶明儿妈给

你叫 一叫 。
这一次 ，我不再是图吃那

个鸡蛋 ，而是想再领略一次母
爱的感受 。然而这一次 ，由 于
她年老体弱 ，牙齿脱落 ，声音
没有先前那么宏亮 ，吐字没有
先前那么清晰 ，那沙哑低沉的
声音合着凛冽的寒风一起在 山
野扩散着 ，充满的悲哀 ，我再
也忍不住了 ，不等母亲 叫完 ，
便扑在她老人家的怀里 ，泪如
泉涌 ，哽咽着说不 出话来……。

如今 ，母亲年事 已 高 ，几
十年来 ，我远离家 乡 ，远离母
亲，偶而回次家 ，却来去匆匆 ，
但那充满思 乡 的魂 ，将伴随母
亲永远 ，永远。（题图　赵 华 ）

民族的秘史
——陈忠实长篇小说《白 鹿原 》评介

邢良 俊

近几年 ，以 乡 土小说饮誉文坛的作
家陈忠实 一度 “失踪”了 。今天 ，当 他
郑重地向读者奉上长篇新作 《白 鹿原 》

（ 人民文学 出版社 出版）时 ，引 起了 一
片赞誉之声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。这部
作品不仅保持着作家一贯的凝重 ，稳健
的风格 ，同 时在深度和力度上也有较大
突破 。

正如 《白 鹿原 》题说 中 引 用文学大
师巴尔扎克的著名论断：“小说被认为
是一个民族 的秘史。”《白
鹿原 》便是东方睡狮 中华民
族由 沉迷到觉醒到愤吼的一
部悲壮史诗 。在小说 中 ，历
史不再是任人打扮的少女 ，
小说家也无意用 简单抽象 的
断语阐释 自 己对历史和造成
历史 的 各 种 社 会 力 量 的 褒
贬。历史 的 自 然 光折射到在
分省地图里都查不 出位置 的
白鹿原 ，作家准确地捕捉到
它，将这束光聚射到一组 活生 生 的 ，有
灵魂有信念的血 肉之躯上 ，当 我们 回 望
这个人群的荣辱兴衰时 ，方能真切地感
受到二十 世纪上半叶 中 华大地上 发生 的
那场痛苦 的裂变是怎样地冲击和改变着
人们世代恪守的道德观念和生存方式 。
从晚清到人民共和国 诞生 ，像 一 部多幕
剧，背景和人物关系不停地变换 ，组合
一分化一组合 ，戏剧冲突此起彼伏 。但
这绝不是戏 ，而是史——一部充满刀 光
剑影 ，火热斗争的民族秘史 。

故事起始 ，主人公 白 嘉轩不惜破财 ，
先后娶进七房妻室 ，顽强而认真地实现
传宗接代之人生大要 ，几近破产 ，而广
种罂粟 （大烟）的收益使他得以重振家
业。做 一个人人敬慕的仁义地主 ，保持

“ 耕读世家”的殊荣 ，巩固 自 己在宗族
中的家 长地位并维 系严格 的族规 ，是他
毕生 的理想与追求 。另一名 靠勺勺 （当
大师傅 ）起家的地主鹿子霖阴 险狡诈 ，
悖德乱伦 ，成为宗族 中 一个强有力 的 竞

争对手 。但是 ，不论二者明里联手 ，还
是暗 中 争斗 ，均无法阻止 辛亥革命的大
潮将他们的子女裹 出 白 鹿原 ，冲进各种
新思潮 的旋涡 。严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
造成了 白 、鹿二姓几代人之间错综复 杂
的纠葛与恩怨 。如 同一 团乱麻似的人物
关系 ，恰是那个盘根错节 ，你 中 有我 ，
我中 有你 ，忽而合流 ，继 而分解的社会
大矛盾体的写照 。

不回避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，是
作家面临 的难题之一 ，如若处理不 当 ，

小说就会消失在史料的迷宫 里。《白 鹿
原》大跨度地表现了 辛 亥革命 ，北伐战
争、抗 日 战争 ，解放战争在古老闭塞的
关中 地区 的深远影响 。在这里 ，作家巧
妙娴 熟 地缀 连 起 一 幅 又 一 幅 历 史 性画
面，简约而不失鲜明 。　“二虎守长安 ”
是近代史上一次著名 战役 ，铺陈开来 ，
就可写成一部大书 。作家没有正 面描写
西安被 围 8个 月 中 ，杨虎城 、李虎臣如
何率领守城军民浴血奋战 ，仅以 围城军

阀镇 嵩 军 头 目 求 朱 先 生 卜
卦，而朱先生与之巧妙周旋 ，
交待 出军事形势的严酷 ，然
后就写解 围后 白 嘉轩进城找
女儿 ，把读者直接带入劫后
的西安城 。一 向娇生惯养而
今作了义务抬埋队员的 白 小
姐出现了 。她对如 山 的尸首
司空见惯 ，竟能带着一身尸
臭而香甜的大嚼馍馍 。看到
这里 ，谁还能忘记这场战争

的血腥气 ？
历史 无 情 。基 于 这 一 科学 史 观 ，

《 白 鹿 原 》的 笔 调 格 外 冷 峻 。作 家 似
乎是 铁石 心肠 ，在 长 达 数十 万 言 的 篇
幅中 ，几 乎 纯 客观地 ，不 加 一个 惊 叹
号地 陈述 着 ，一任 读 者 在 情 节 的 波 谷
浪峰 间 大 起 大 落 。正 如 朱 先 生 所 言 ，
白鹿 原 是 一 只 鏊 子 。这 鏊 子 翻 烤 着 小
说中 的 男 男 女女 ，也翻烤着 读 者 的心 ，
在翻 烤 中 ，激起 人们 对 历 史 的 深 刻 反
思。

505，献 给母 亲 的 爱
赖绍 斌

今年 的 母 亲 节 时 ，令我不
由得 想 起 去 年 的 母 亲 节 ，我
送给母亲礼物 ，治好了母亲 多
年的关节炎 ，母亲脸上终于露
出了轻松的微笑 。

母亲 是 搞 野 外 地 质 工 作
的，为 了祖 国 的地质勘察事业 ，
奔波劳 累 ，风餐露宿 ，使母亲
早早地患了关节炎 ，每到冬天
便痛得不能下楼 ，为了 治好母
亲的关节 炎 ，不知寻找了 多少
家医院 ，吃过多少 中 药 ，但都
不能根除 。

做为 女 儿 ，我 常 常 暗 自
着急 。去 年 听 朋 友讲 ，505神
功袋 对 治 疗 关 节 炎 有 一 定 疗
效，我 满 怀 希 望 买 了 一 条 神
功袋 ，算 是 送 给 母 亲 的 节 日
礼物 。

一个 多 月 下 来 ，母 亲 明
显感到腿灵活多 了 ，走路也恢
复了 以前的快速 ，母亲逢人便
夸，女儿真孝顺 ，而我则夸神
功袋真神 。

今年母亲节 ，送给妈妈的
礼物当 然还是——神功袋 。

给　你
冯骁

我曾 允诺
每天 为 你 写 一 首 诗
可我 常 常 食 言

欠你 的 债
如累 加 的 日 子

一天 天 重 不 可 负
然而 ，我 的 心
每天 都 为 你

唱一 首祝 福歌

虽然 天 各 一 方

但在 我心 灵 的 圣 地
永远 有 你 的 一 隅

刊头 设 计　赵 国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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